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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翔宇

大同方言

小芳小芳 摄摄御河湾一隅御河湾一隅

一轴双城，如今的大同以河为轴，正
开启着古风底蕴和现代时尚双面勾画的
脸谱。提到御东，必言文瀛湖，提到御
东，必言五大场馆，之前我们说过了文瀛
湖，这一篇，我们来回忆一下如今伫立在
御东的这些形象造型各异的场馆，他们
的前世今生。

泰戈尔把图书馆比作宁静的海洋，宁
静的，是氛围；蕴藏的，是海洋般的宝藏文
典。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内涵，几乎每座
城市的“市图”，都是地标一般的所在。如
今的大同市图书馆洋气大方，明亮堂皇，
由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科恩教授与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合 作 设 计 的 。
2010 年 9 月 6 日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 2
万多平方米，占地面积 8733 平方米，设计
藏书约为 100万册，可以同时容纳 5000名
读者进行阅读，2018年 11月 22日，大同市
图书馆开始试运行，正式对公众开放。

很多人喜欢在这里读书借阅，也有
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这里拍照留影，图书
馆已经是大同标志性的“网红打卡地”之
一了，即使有人质疑这些美颜后图书馆
沦为背景板，我也还是喜欢人们走进图
书馆，哪怕起初只是为了拍拍照，也多少
都可以感受一下知识的力量，接受一下
文明的洗礼，总是好的。

如今在这里读书观摩讲座的人，是
幸福的。因为曾经，“市图”逼仄简陋，阅
览 室 ，就 像 社 区 里 开 的 补 课 班 教 室 一
样。尊重图书的态度，其实就是尊重知
识的态度。

大同市图书馆和全国的图书馆相比
起来，其实算是老大哥的。大同市图书
馆出生于 1959 年，当时馆址位于大同市
西门外，与大同市新华书店、大同市百货
二店合用一幢楼。后来因为书籍的不断
增加，所在楼层承重急剧超负荷，地面出
现大面积的裂缝，这栋楼成了危楼，图书
馆不得不寻觅新的馆址。1979 年 12 月，
市图书馆搬到了原大同市展览馆一层东
厅，经过了短暂的整理后，于 1980 年初重
新开馆，这时这里的馆藏增加到了 10 万
册。虽然周边的环境很差，但市图书馆
在这里度过了 16 个年头。我的第一张借
书证，是在这里办的，当时是同在一座楼
里的大同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到各个小学
给学生们办阅览证，结果一走进这座楼，
我就喜欢上了更多书籍的“市图”，又找
母亲要了 5 块钱交押金，办了一张“市图”
的借书证。那时候借阅没有现在方便，
在没有电脑大数据检索的年代里，办理
窗口外面的大厅里，有着一排排的木架，
木架上按照目录插放了很多卡片，每张
卡片都代表着一本书，上面写明了书名、
作者、出版情况等等的信息，这本书详细

信息都在这卡上，拿着这张卡片和借书
证，工作人员会按图索骥找到书籍，在书
籍扉页上的一个小纸袋里还有一张信息
卡片，工作人员填写了借书证信息后就
算办理完成，可以带着书回家了。

我借的第一本书，是讲印度神猴的
神话故事书，我以为这就是孙悟空。这
一节的疑惑终还是在工作后渐渐解开了
谜团。2005 年和全国晚报的同行们重走
西游路，一路过楼兰穿塔克拉玛干，玄奘
的西行与佛教的东传过程中，不同人物
不同细节的相融与叠加，神话与演化，是
解答儿时疑问的第一张拼图；2014 年漫
步吴哥，感受暹粒“高棉的微笑”里通王
城、圣象台、女王宫、崩密列那些残存的
石像上勾画的“搅动乳海”“大黑天”摩诃
迦罗传说，是解答儿时疑问的第二张拼
图；2016 年在泉州的东西塔下，听古稀的
老人指点着塔身高处的浮雕讲解神猴由
来，是解答儿时疑问的第三张拼图，什么
时候拼出答案，是时间问题，给你探寻的
好奇，是“市图”的神奇。

1996年初，“市图”所在的展览馆东厅
被征用，租给了上海的豫园商城，市图书
馆面临漂泊的命运。当年的 5月 28日，市
图书馆终于在迎宾东路的迎东宾馆找到
了暂时的容身之地，铁十七局，三层，“市
图”仿佛隐居在了城市的一隅。形似人民
大会堂的展览馆如今在经历了数年的平
移之后，已经调转方向静卧在城墙边上，
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是图书馆
的“家”；已经变身成快捷酒店和美食饭店
的铁十七局那栋楼，也没有多少人在意这
里曾经是精神食粮的粮仓。这个粮仓最
潦倒和艰难的时刻，应该就是从 1996 年
到建新馆的这段时间，那时候全市人口近
300 万，而市图书馆的藏书仅为 11 万册，
这种藏书量只相当于外地市级图书馆的
六分之一，平均下来每人只有 0.037本书，
更何况这 11 万册藏书中 80％的书是上世
纪 80 年代前的出版物。这些书籍陈旧、
落伍，早就无人问津，馆内实际上也就是
20％的图书还勉强可以流通。由于购书
经费吃紧，1989 年到 2000 年，市图书馆每
年的购书量仅为百本左右，这对于一个要
面对 300 万读者的市级图书馆来说，这种
购书量简直是天上与地下。

2006 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的时
候，我带着 5 岁的儿子在铁十七局楼里给
他办了一张借书证，那是当时年龄最小
的借书证持有者，他借的第一本书，是图
画版的《西游记》。冥冥中，两代人仿佛
有了精神传递的交接。

大同不止一个图书馆。少年儿童图
书馆，于 1982 年正式开馆，这是山西省当
时惟一独立建制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当

年馆藏图书约 10 万册（包括期刊）。原来
位于西门外展览馆二楼，也是因为地面
承重的问题而于 1989 年搬至迎宾西路 3
号原工人休闲宾馆西侧楼的三、四层。
在没有和“市图”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的时
候，同样过了一段窘迫的日子，50 年代的
旧书架和木柜虽然残破却还得使用，由
于地方小，馆长办公室、财务科、电子阅
览室被安排在了一间屋子里，书库里更
是拥挤，一开门要是不小心的话就有可
能一头撞在书架上。

好在，苦日子完了，就是甜。如今的
少儿图书馆我去过一次，干净，整齐，是
一个图书馆该有的样子。

大同曾经还有一个工人图书馆。工
人图书馆建馆于 1982 年，和前面两个图
书馆相比，它有自己的馆址，就是在迎宾
西路 3 号。如今已经退休的很多老职工
们都还有印象，当年曾经捐款两块或者三
块钱支持工人图书馆买图书、办起来，工
人图书馆在儿童公园的西南角上，明亮的
黄色外墙，层高和开间都很宽绰，书库馆
藏多的时候达到了 5 万册，上世纪九十年
代工人图书馆还建了一个磁带厅，在当时
来说算是引领潮流的一项服务了。这个
当时很受工人们以及学生、市民欢迎的图
书馆，后来萎缩得只剩下几间办公室，主
楼先是办公室出租，我还在当时楼上一间
电脑公司里帮过忙，后来，这里变成了舞
厅，这里变成了火锅饭店，这里变成了洗
浴宾馆，这里变成了私营医院……

在新“市图”里，我看过书听过讲座，
还曾经主持过几场和知名摄影家、青年
音乐家的分享会，我已经渐渐习惯了新

“市图”现在的模样。享受当下，但是不
应该忘记过去，图书馆六十几年的历史
在沧海桑田里不算长，但是就这短短的
一须臾，我们对它的方式都几经改变。
在和图书馆曾经的几位馆长闲聊时，他
们都提到了这样一句话：“一个城市的文
化底蕴是否深厚，只要看这个城市的三
馆建设如何就知道了。”这“三馆”指的就
是：图书馆、博物馆和展览馆。图书馆在
这三馆中排在第一位，公共图书馆的作
用是不容小觑的，它是向大众传播知识
的机构，是丰富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工
具，也是大众终生学习的基础设施。在
网络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既是信
息中心，又是知识中心、知识宝库和知识
源泉。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离不开
知识，当然也离不开图书馆。

平城旧曾谙之
图书馆前世今生图书馆前世今生

近日与朋友吃饭，说起祖籍，他曰地名
中占了个“海”字，稍具历史地理知识的人
都应该知道，地名会无意中保存许多历史
信息。具有语言学，尤其是方言知识的人
应该知道，在中国北方许多地方都是把湖
称作“海”的，复杂些的是叫作“海子”的。

称湖泊为“海”，在今人多觉有些少见
多怪，其实，北方人如此，其来有旧。以下
试从文献中看昔日北方人之“海”的概念。

清人风物名著《帝京景物略》中有“南
海子”，兹摘其数语如下：

城南二十里有围，曰南海子。方一百
六十里，海中殿，瓦为之。曰幄殿者，猎而
幄焉尔。不可以数至而宿处也。殿傍晾鹰
台，鹰扑逐以汗，而劳之，犯霜雨露以濡，而
煦之也。台临三海子，水泱泱，雨而潦，则
旁四淫，筑七十二桥以渡，元旧也。正德十
二年，上出猎。隆庆二年三月，上幸南海
子。先是，左右盛称海子，大学士徐阶等奏
止，不听。驾至，榛莽沮洳，宫幄不治，上悔
之，遽命还跸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
略·南海子》）

南 海 子 今 属 北 京 大 兴 ，之 所 以 加 一
“南”字是为与“北海子”——积水潭、什刹
海相区别。笔者此说，根据也在古人，绝
非想当然耳，有古人为献为证：“南海子在
京城南二十里……中有海子三，以禁城北
有海子，故别名南海子。”（清·朱彝尊《日
下旧闻》）

自地安门桥以西，皆水局也。东南为
十刹海，又西为后海。过德胜门而西，为积
水潭，实一水也，元人谓之海子。（清·震钧

《天咫偶闻》卷四《北城》）其实，笔者也一直
疑心“海子”之名源于元朝。只是手边没有
相关资料，仅是揣度而已。

话还归到大同来说，无人不知的文瀛
湖，古人或称文莺湖，或称“小东海”，但附
近的村民其实是径称其为“海子”的，绝不
称 湖 。 叫 作“ 水 库 ”则 是 建 国 以 后 的 事
了。笔者的姨姨嫁到西骆驼坊多年，清楚
地记得三四十年前姨姨口口声声都把文
瀛湖叫作“海子”的，更遑论其婆婆之类的
老人。文瀛湖北侧的一个村现在把村名
写作“海力村”，笔者一直疑心是“海里村”
的讹误。后读清·道光《大同县志》时，至

“城东一百九十四村道里远近指掌图”，明
确记载：海里村，十里（清·黎中辅《大同县
志》卷四《疆域》）。

据此尚可以再向前推一步，此村当年
应在“海”中，待“海”水范围缩小后，方得乡
民聚居为村落。

总 之 ，大 同 方 言 中“ 海 ”及“ 海 子 ”二
词，实际上也属古语，它为我们保存了历
史信息，这其中既有地理方面的，也有语
言学上的。 韩府

说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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